
緞
子
不
是
絲
織
品
，
是
一
個
單
身
女
人
。

緞
子
的
單
身
源
於
嫁
人
未
遂
，
並
非
出
於
覺
悟
。

鑒
於
既
成
事
實
的
局
面
，
緞
子
只
好
拿
單
身
的
旗
幟

做
了
被
迫
從
婚
姻
退
場
的
梯
子
。
緞
子
是
打
心
眼
裡

對
婚
姻
一
往
情
深
，
她
的
混
跡
於
單
身
江
湖
純
粹
是

作
秀
，
緞
子
是
她
給
自
己
取
的
單
身
藝
名
。
她
是
隨

時
準
備
㠥
從
單
身
的
行
當
跳
槽
的
。

緞
子
對
婚
姻
的
熱
愛
，
曾
有
一
典
型
案
例
。
某
次

聚
會
，
一
已
離
婚
三
次
的
女
子
感
懷
自
己
的
不
幸
婚

姻
經
歷
，
說
到
傷
心
處
，
無
語
凝
噎
，
席
間
一
片
唏

噓
、
青
衫
盡
濕
。
一
直
埋
頭
吃
魚
的
緞
子
突
然
一
臉

羨
慕
地
迸
出
一
句
，
你
命
真
好
啊
，
有
三
次
婚
好

離
，
我
連
一
次
婚
都
還
結
不
成
。
舉
座
皆
愣
，
既
而

哄
堂
大
笑
。
苦
大
仇
深
的
史
詩
生
生
被
她
不
合
時
宜

的
肺
腑
之
言
置
換
成
了
骨
頭
輕
輕
的
小
品
。

緞
子
的
痛
處
是
她
的
男
友
臨
婚
換
新
娘
，
而
被
換

下
場
的
偏
偏
是
她
。
男
友
給
緞
子
的
理
由
是
那
個
女

的
有
了
，
他
得
對
她
負
責
任
。
緞
子
雖
然
情
急
之
下

也
很
沒
風
度
地
像
市
井
潑
婦
般
罵
了
那
女
的
不
要

臉
，
那
女
的
回
了
她
一
句
﹁
都
一
樣
，
早
晚
而
已
﹂。

但
事
過
境
遷
後
她
不
得
不
佩
服
那
女
人
的
直
白
和
身

手
敏
捷
，
並
感
歎
不
要
臉
也
要
趁
早
啊
。
這
麼
糙
的

話
她
也
說
得
出
口
，
可
見
這
事
真
的
傷
到
她
了
。

緞
子
現
在
做
保
險
，
就
是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斷
了
六

親
的
那
行
。
照
說
保
險
是
幫
人
居
安
思
危
的
好
事
，

可
不
知
怎
的
就
弄
得
人
人
喊
躲
了
。
不
過
，
緞
子
的

業
績
不
錯
，
她
說
她
對
自
己
身
上
的
某
些
零
部
件
和

配
製
不
滿
意
，
她
做
保
險
是
為
了
多
賺
點
裝
潢
費
、

技
改
費
，
以
增
加
上
街
的
收
視
率
及
被
求
婚
的
點
擊

率
。
這
麼
明
白
又
努
力
的
一
個
人
，
不
知
怎
的
就
是

沒
能
把
自
己
的
愛
情
保
單
經
營
好
。

說
緞
子
不
能
不
說
說
她
的
另
類
媽
媽
。
緞
子
的
媽

媽
是
這
麼
安
慰
失
戀
的
女
兒
的
，
一
個
女
人
若
一
輩

子
只
愛
過
一
個
男
人
，
到
了
閻
羅
王
那
兒
是
要
吃
巴

掌
的
，
現
在
好
了
，
你
該
高
興
才
是
啊
。
緞
子
問
她

媽
，
那
你
會
不
會
吃
巴
掌
呢
？
緞
子
的
媽
媽
自
豪
地

答
，
怎
麼
可
能
？！
我
肯
定
得
五
角
星
。
她
見
緞
子
老

大
不
小
了
還
很
傳
統
，
就
開
導
說
，
做
寡
婦
的
是
我

不
是
你
，
若
愛
他
又
一
時
結
不
了
婚
，
就
同
居
嘛
，

一
眨
眼
更
年
期
都
快
到
了
，
像
你
這
樣
，
如
果
一
輩

子
結
不
成
婚
，
不
就
甚
麼
甚
麼
生
活
都
沒
得
過
了
？

這
不
科
學
！
她
的
﹁
科
學
﹂
讓
人
噴
飯
又
有
悖
傳
統

的
道
德
觀
念
，
但
似
乎
又
蘊
涵
㠥
極
樸
素
的
道
理
。

常
常
以
此
類
離
經
叛
道
的
言
論
和
緞
子
的
女
友
們
打

通
任
督
二
脈
的
緞
子
的
媽
媽
，
其
實
是
一
個
非
常
正

統
、
口
碑
極
好
的
守
寡
近
二
十
年
的
可
愛
女
人
。
從

某
種
角
度
而
言
，
她
甚
至
比
緞
子
更
有
魅
力
。
這
常

讓
緞
子
不
知
道
該
自
豪
還
是
該
妒
忌
。

緞
子
說
她
的
理
想
是
，
嫁
給
一
個
永
遠
愛
她
的
善

良
男
人
，
生
一
個
健
康
的
孩
子
，
然
後
在
家
洗
衣
做

飯
發
胖
，
像
白
癡
一
樣
快
樂
地
生
活
。

可
是
啊
可
是
，
上
帝
也
不
能
讓
自
己
想
做
白
癡
就

做
白
癡
。
她
只
能
盼
望
㠥
盼
望
㠥
。
像
海
裡
的
魚
盼

望
魚
缸
，
像
天
上
的
鳥
盼
望
鳥
籠
。
欄
杆
拍
遍
，
癡

心
不
改
。
好
歹
也
算
個
有
理
想
的
青
年
。

C3

魚玄機本名幼薇，
字蕙蘭，名與字都是
上佳，發短信，打電
話，喚 ，喚薇薇；
花前月下，後花園
裡，耳語呼 ，無
限柔情便如漣漪般漾
開去，比叫圓圓，叫
香香，叫花花，來味
得多；蕙也好，蘭也
蠻好， 、蕙、蘭，
芳名不是入了《詩
經》，便是入了《楚
辭》，執其手，輕呼其
名來，真是撩人生憐
生喜。確乎如此，魚
幼薇童年及笄，是蠻
可愛的，「性聰慧，
好讀書，尤工韻調，
情致繁縟」，天真爛
漫，腹發書香，T形舞
台走得台步不出奇
（如是女子，電視裡天
天有的見）；奇在詩
人茶會沙龍裡也能
「尤工韻調」（能壓酒
的女子多，能押韻的
女人實在不多）。
後來魚幼薇改名為

魚玄機，這就無復可
觀了。魚幼薇離婚，
入了道觀，唐朝道觀
不是閣下想像的那個
味，道長俗氣得很，
把魚幼薇的好名字給
改壞了，入了玄地
裡，就得名玄？那彷

彿是入了花街，給起花名，難聽得要死。何況
魚玄機，也是無甚玄機，算是有，那玄也是淺
得很，除非是：煮妒燃妒意，妒在婦中泣，若
是同根生，相煎本太急。
魚玄機確是妒意裡煮泡出來的，自己嘗盡了

妒字的苦滋味。她十歲，成了女童詩人，大詩
人溫庭筠很賞識，溫庭筠人長得醜，人號溫八
叉，年齡也大她二三十歲，兩人相唱和，詩來
詞往，兩人之間有妙思，沒多少綺思，男詩人
見了美女，眼睛發直者，多了去，溫庭筠為老
有尊，不曾以指導寫作、推薦發表為名，打文
學女青年主意，這在男性詩人中甚是難得。不
是溫庭筠不對魚幼薇負責，而是好事沒有做
好。他將魚幼薇說合給李億，單是外部條件來
看，魚李倒是蠻配，魚是女才子，李是狀元；
魚是女中佳麗，李億也是男一號二號的帥哥。
溫庭筠單看外因了，沒就內因沙推配試，魚李
配由此出了大問題。一，李億有男子貌，缺漢
子氣，生性懦弱，看到美女愛慾勃勃，碰到問
題不敢負責；二，做媒應做正媒，怎將人家做
二奶媒？
李億是有正妻的，姓裴，妒意重，看到男人

手機多響了幾回，就要去移動公司打電話清單
的。將魚幼薇往李億身上推，不是往火炕裡推
嗎？妒字從女從戶，兩個女的，在同一窗戶

下，肯定是不得安生的，一山難容二虎，一戶
更難容二女。女人生妒意，源自女人存愛意。
愛情裡，妒意是應該有的，不應該的是妒火，
妒火也是可以有的（看到男人外遇了，不敢發
脾氣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只是盡量不要妒火熊
熊燒。李億之妻，正是妒火過旺的，「夫人
妒，不能容。」天天不是尋李億吵，就是尋魚
幼薇罵。李億是懦弱男人，沒法，將魚幼薇送
到咸宜觀當道士去了，送到觀裡，相離別，老
套男人抒發老套情話：你等我啊，等我奈何了
我家黃臉婆母老虎，我會跟你結婚的。
女人愛聽這些性感語言，加上隔三差五，李

億今天偷偷送塊手帕來，明天悄悄捎條絲巾
來，夏天郵寄竹簟子，入冬快遞蠶絲被，男人
愛花幾個小錢，使些小恩小惠，把魚玄機芳心
感動，在觀裡依然向李億表情，夜半無寐，寫
《寄子安》度漫漫長夜，收到禮物，做《酬李學
士寄簟》，還向老媒人求助，《寄飛卿》，《初
秋寄友人》。女人感冒病，靠吊水活㠥，女人相
思病，靠幻想過日子；感冒病，吊吊水，可治
好，誰見相思病靠幻想可療好傷的？
魚玄機後來明白其中道理，卻墮入了另一深

淵。女性主義評論家桑德拉說，在男性社會
裡，對女人的評價只有兩種表現形式：天使與
妖婦。在這種評價體系裡生存的女性呢，也認
可了這兩類身份。魚玄機對李億是徹底失望
—李億早求功名去了，不曉得移民哪個城市
了，魚玄機還有甚念想？對唐朝道觀，有人生
刻薄之論，道唐朝女道觀恍若劇院、藝校與文
工團，是二奶基地，小三儲備庫。此論是存心
刻薄，還是一語道破？我曾聽深居婚姻圍城中
的女士說，她不怕「80後」，不怕「90後」，不
怕剩女與白領，怕的是離婚嫂嫂。為甚？離婚
嫂嫂恨男人恨得很，專門來破壞半老徐娘的家
庭。是女人為難女人的意思。
魚玄機對李億徹底死心後，她貼出廣告，群

發短信：魚玄機詩文候教。字面上雅致得很，
臭男人鼻子靈，嗅出的是異常氣息——離婚嫂
嫂會所，旗號誰不高雅？紅旗紅歌飄啊飄，唱
啊唱，高揚的往往是艷幟。性學專家潘綏銘在
《存在與荒謬》中說：「尼姑一般不會跟男人有
甚麼瓜葛，但是恰恰因此，她們實際上只是男
性社會裡的貞節花瓶，以便讓男人們覺得，這
個世界多麼圓滿啊，畢竟還有一些守身如玉的
聖女供我們崇拜，有時候還讓我們有情可偷。」
那是確實。
魚玄機思念李億時候，寫過一句名詩：易求

無價寶，難得有情郎。這詩讓我讀來酸，先是
心酸，後是眼酸，女人找個心底愛她她心底愛
的男人，真是不容易。但以男人視角看，無價
寶不易求，相當難求，我工作這麼多年，有價
寶都沒求得，遑論無價寶？女人求有價寶與無
價寶，可能容易些，但求男人，那更容易，男
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門檻，女人門檻一
邁，那早存心的男人成班成排，成營建制地來
了。
魚玄機招蜂貼引蝶信發出去，蜂也來，蝶也

來，除了工農兵，其他大賈大腕，政界、商
界、電影界、娛樂界等各個界別的成功男人，
都來了，數得名字的，如教授左名揚，如販賣
絲綢起家的李近仁，演藝界的音樂家陳韙，還
有地方要員裴市長。才子來，先要吟一回詩，

詩詞當票子，談些詩啊詞的，談得入港，餘下
就不知道談甚了；弄企業的來了，票子當詩
詞，入港更快捷些（票子早印製了的嘛，詩詞
還要臨時吟哦）。比如她寫的《迎李近仁員
外》：今日晨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
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夜生活過得
爽啊，連牛郎織女的婚姻生活都不羨慕了。
魚玄機悅人無數，其中也有她動心的，許是

她是文藝女的緣故吧，她對藝術家陳韙，用情
很深。流連詩酒，當戶西窗，魚妹作詞，陳哥
譜曲，琴瑟彈，琵琶奏，和鳴相歌，情意婉
轉。一日，魚玄機外去，掛心陳哥會來，特地
交待綠翹，「吾出，若有客，但雲在某處」，魚
玄機耍得久了點，踏㠥薄暮餘暉，彩雲歸，問
綠翹：陳哥來了沒？綠翹答，來過了，久等你
不來，他就走了，「適某客來，知練師不在，
不捨轡而去矣。」
魚玄機開始只是空落，後來覺得不是個味：

男人滿載那麼多荷爾蒙來，哪有來了不釋放的
道理？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是不是已然傾洩
而去？她翻看綠翹手機短信，沒發現甚麼，再
去翻鴛鴦枕，細髮是有，卻難分辨是自己的還
是綠翹的；轉眼看綠翹，沒見短信，見了採
信：綠翹臉色緋紅，紅潤得像剛是雨露滋潤
過。「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陳哥
是我相好，你綠翹來插足？
魚玄機焠過妒火的，想來應是不妒，卻是沒

有——若真愛誰不妒？她做陳韙老二，卻容不
得別人做陳韙小三。男人找老二找小三，女人
多半不去找男人算賬，倒是找女人去揪頭髮、
潑硫酸。魚玄機疑心綠翹跟她同一男根，「命
翹入臥內訊之」，吵得特別厲害，鬧出命案來
了，陳韙老二往死裡打陳韙小三，給打死了。
魚玄機害怕了，將綠翹埋在後園，後被人發
現，告官，官府查驗，判了魚玄機死刑，秋後
行刑，「秋竟戮之」。
魚玄機說的是，妒者獨也，愛情本質是專享

的，一根男根上，只能開一朵花。若是要花開
兩朵，最少也得各表一枝——先離了此枝敘
事，再與彼枝去敘情。若有老大，又有老二，
老大與老二，自然大戰；若老大老二還有小
三，不單老大大戰老二，老二也會烽火連小三
的，三角四角戀，相煎都是相當急的。

現代網絡交流，想要判斷電腦另一端的人的
性別和身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
當今也有不少男性網民利用女性在網絡上更受
歡迎的特點，化身「偽娘」，以女性的身份和口
吻發帖述事，以期獲得更多的關注和回應。如
曾轟動一時、自稱為「失足女」的「若小安」，
在微博上娓娓敘述自己的「失足經歷」，引得十
幾萬網友關注，被譽為現代版的蘇小小、柳如
是。後經查實，所謂的失足女「若小安」是個
三十多歲的男人，為一家傳媒公司的雜誌主
編，在網絡上扮「偽娘」純屬惡搞。悻悻然的
一眾網友，這才知道是被人愚弄了。
古代沒有網絡，亦無即時交流的平台和媒

體，酒樓茶館、驛站客舍、寺廟道觀等地的牆
壁，就相當於現代的BBS，經常有人在上面題
詩作賦，書寫人生的經歷感悟，觀者可以圍繞
主題進行討論，以詩文應和，或留言表達觀
感。由於古代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拋
頭露面的機會也少，在公眾場合題壁的基本上
都是男性，若有文思巧妙、詞藻優美的女性題
壁，很容易造成轟動效應。因此也常有好事的
男性文人，化身「偽娘」，假以哀怨淒楚的女性
口吻題壁述事，吸引過客的關注。
北宋彭乘的《墨客揮犀》載，宋仁宗天聖年

間，有女性作詞《鳳棲梧》一首，題於四川泥
溪驛的牆壁上。作者自稱姓盧，隨父親赴漢州

縣令任上途經此地，為排解旅途寂寥，作小詞
自娛，還謙虛地讓「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
人竊弄翰墨為罪」，不要怪罪她一介女流，也敢
於當眾炫耀文字。實際上，北宋前期是宋詞創
作最為蕭條的時期，並未形成作詞的大氣候，
在當時，「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懂得「易
羽移商」作詞的女性，少之又少，更有可能是
一位「文藝偽娘」為了娛樂自己、也娛樂他人
而進行的一場惡搞。
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也載有一事，北

宋末年，有人在陝西一處驛館的牆上題寫了一
首《浪淘沙》詞，作者於序言裡自稱「幼卿」。
講述她與表哥從小在一起讀書，雙方都「雅有
文字之好」，彼此情投意合，後來表哥想要納
聘，卻被「幼卿」的父母拒絕，認為他沒有功
名，並將「幼卿」嫁給一位武將。第二年表哥
甲科登第，獲授教職，「幼卿」隨同到陝右統
兵的丈夫赴任途中，與表哥相遇，心中仍懷有
怨憤的表哥假裝不認識「幼卿」，逕自鞭馬而
去，兩人形同陌路。「幼卿」遂作詞題寫於
壁，抒發內心的鬱悶。這些戲劇性的故事情
節，頗具文采的小詞，都像是一位「文藝偽娘」
假托「幼卿」之名而編造。
最具轟動效應的「文藝偽娘」事件，出自於

沈括的《夢溪筆談》。北宋仁宗年間，有人在信
州杉溪的驛館牆上留言，自稱是生於世家士族

的女子，奉父母之命，嫁給宰相夏竦的家奴鹿
生，剛生下孩子三天，就被財慾熏心的丈夫逼
㠥上路趕赴新職，不幸染病死於杉溪，臨死前
她把經過寫在了牆上。文字斐然成章，言辭極
為淒切，其後經過的人，看了無不為之落淚感
傷，哀悼的詩作竟達一百多首，皆斥鹿生為
「鹿奴」。後來還有人把這些頗多佳句的悼詩合
併成集，謂之《鹿奴詩》。若死者的遭遇真實，
一個染病垂死的女人，親自題壁的可能性很
小，很有可能是一位熟知內情的文人，代筆
敘述，目的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死者的悲慘經
過。
其實在宋代，不少人也知道所謂的女性題壁

文字，多為「文藝偽娘」之作。周煇的《清波
雜誌》曰：「其筆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
者戲為婦人女子之作。」周煇還在書中舉了一
個例子，他在前往常山的路上看到一首詩：
「迢遞投前店，颼飀守破窗。一燈明復暗，顧影
不成雙。」作者自稱「女郎張惠卿」。而這種以
女性口吻自傷幽獨、慨歎芳心寂寞的詩，最易
引發想像力豐富之人的聯想，故當周煇回程
時，應和的詩作已經寫滿了整面牆壁。
雖然擔綱「文藝偽娘」，很難獲得實質性的好

處，但或許是這種虛擬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娛
樂性，同時也能滿足一些人自我呈現的需求，
所以不論古今，這一類的事件都是層出不窮。

前幾年的夏天，我從深圳回東北老家探親，需要從某個省城的大站轉車。
剛下火車，就聽到「顧客同志們，到×城的不用出站就可以上車了」的喊
聲。循㠥聲音望去，看見兩個列車員在站台上賣票。我猶疑地遞過錢，不放
心地問：「有沒有座啊？」賣票的女列車員爽快地承諾：「肯定有！你上車
後到倒數第二節車廂，實在沒座位就來找我。」
匆匆趕到倒數第二節車廂，發現車上人並不算太多，只是車廂破舊，沒有

空調，過道上到處是瓜果皮和向日葵籽的殘骸，空氣中瀰漫㠥刺鼻的氣味。
在緊挨㠥最後一節車廂的地方，我找到了座位，靜靜地等待㠥。我曾在鐵路
上工作過幾個月，知道最後一節車廂專供員工使用，只有少數有關係的顧客
才可以到那裡享受清淨。賣票的女列車員既然說過我可以找她，就可能會在
某個時刻像天使般降臨。這種隱秘的期待使我的目光不斷在車廂過道上游
弋，搜索女列車員的身影。車已經開了，女列車員還沒有來。放不下心的我
踱到最後一節車廂門前，想通過那個長方形的窗子看看裡面的情況，但門窗
被一塊寫㠥「×鐵分局」字樣的布簾擋住了。於是，裡面的情況成了難以破
譯的秘密。無法窺視其中景況，我更加認定那是個舒適的地方，回到座位後
仍死死盯住那扇可能通向「幸福生活」的門。
不久，最後一節車廂裡走出個穿㠥鐵路制服的男子，他打量㠥倒數第二節

車廂的乘客，然後神氣地揮了揮手。若干男女看到信號後，立刻起身，迅速
走入最後一節車廂。門旋即被關上。車廂裡剩下的人們幾乎全都對此視而不
見，繼續神侃、吃瓜子、往地上扔水果皮。只有一個小伙子走過來，用手擰
了擰門鎖，然後試圖透過布簾的間隙窺視最後一節車廂的內景。物以類聚，
我快步走到他面前，佯裝老練地對他說：「門是鎖㠥的，你進不去！」小伙
子問：「裡面都是些甚麼人？」我笑而不答，繼續做高深莫測狀。他心有不
甘地繼續擰鎖、推門、窺視、偵查，但門依然緊閉，布簾使最後一節車廂保
持神秘。小伙子努力一會後，悶㠥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從我的視野中消
失。我坐到原處，繼續注視那個門和過道。幾分鐘後，從倒數第三節車廂走
過來個穿炊事員服裝的女人，手裡拎㠥鑰匙直奔最後一節車廂。沒等她說
話，車廂裡又有幾個人起身，隨㠥她進入那個神秘之地，門同樣旋即被鎖
上。隨㠥上述動作的反覆，倒數第二節車廂裡已經有不少人進入了最後一節
車廂。其中的情節基本是相同的，僅有一次例外。在某個拿鑰匙的中年男子
帶人進門的瞬間，有個衣㠥光鮮的靚麗女子也隨之進入。中年男子小聲喝
道：「你是誰呀？」該女子笑嘻嘻地指㠥前面的人：「我跟他們一塊的。」
中年男子顯然知道她在說謊，臉上現出苦笑不得的神情，但隨後大度地讓她
進去了，門旋即又被鎖上。
那趟車是往返於兩個城市之間的慢車，中間要停許多站。不時湧入的乘客

迅速佔領了幸運者留下的位子，倒數第二節車廂的狀況並沒有因他們的離去
而改觀，空氣裡依然瀰漫㠥刺鼻的氣息。所等待的女列車員始終沒來，我自
然也就喪失了進入最後一節車廂的機會，無緣享受想像中的舒適和體面。這
反倒使我成為冷靜的觀察者、業餘偵探、分析家。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注視
和分析中，我發現鑰匙在此象徵㠥權力。持有他們的人往往面帶得意之情，
居高臨下地俯視車廂裡的眾生。他們有如神，能給熟識的人帶來福氣。誰認
識他們，誰就會獲得進入最後一節車廂的機會，享受「幸福生活」。那些將乘
客帶到最後一節車廂裡的人大多衣㠥並不光鮮，大多應該屬於鐵路局僱用的
底層勞動者，但他們此刻卻毫不掩飾地享受㠥鑰匙所賦予他們的威嚴。被他
們帶入最後一節車廂裡的乘客，也基本上是底層人民，平時鮮有「腐敗」的
機會。然而，此刻的他們認識這些有鑰匙的人，就可以進入大多數乘客無法
進入的最後一節車廂。他們走向最後一節車廂的時候，臉上都會流露出「有
門子」的優越感。此刻，他們不再痛斥腐敗，而是享受「腐敗」所帶來的
「幸運」。在這最低層次的「腐敗」中，我領受到了微妙的群眾心理學，明白
了腐敗蔓延的底層基礎。
就在我冷靜地推理之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幾個身㠥正規制服的人快

步走向最後一節車廂，迅速打開門，高喊：「把票都拿出來！驗票！」裡面
的人立刻慌亂起來，有的開始結結巴巴地辯解㠥甚麼，有的試圖趁亂溜出那
扇象徵「幸福生活」的門。此刻，我終於完全破譯了這節神秘車廂的最後秘
密。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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